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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東
坡
是
詩
人
、
書
法
家
、
畫
家
，
是
皇
帝
的
秘
書
、
是
慈
善
家
、
是
佛
教

徒
，
是
一
個
一
肚
子
不
合
時
宜
的
人
，
還
是
一
個
上
可
陪
玉
皇
大
帝
，
下
可
陪
卑

田
院
乞
兒
的
大
好
人
。
我
覺
得
這
些
還
不
足
以
勾
繪
出
蘇
東
坡
的
全
貌
。

林
語
堂
在
其
《
蘇
東
坡
傳
》
的
序
言
中
又
給
出
了
兩
條
蘇
東
坡
受
人
喜
愛
的

理
由
：
一
是
蘇
東
坡
的
人
品
，
具
有
耶
穌
所
說
的
蟒
蛇
的
智
慧
兼
有
鴿
子
的
溫
柔

憨
厚
，
這
是
歷
史
上
其
他
文
人
不
能
望
其
項
背
的
；
二
是
蘇
東
坡
具
有
一
種
易
於

感
覺
而
難
以
言
表
的
魔
力
，
而
這
種
魔
力
只
有
熠
煜
閃
爍
的
天
才
才
所
具
有
的
。

到
底
這
種
魔
力
是
什
麼
，
林
語
堂
也
沒
說
清
楚
，
可
能
是
他
對
蘇
東
坡
的
一
些
只

能
意
會
的
印
象
吧
。

蘇
東
坡
作
為
詩
、
文
、
書
、
畫
無
所
不
能
又
異
常
聰
明
的
全

才
，
思
想
融
合
儒
、
道
、
佛
，
是
中
國
後
期
封
建
社
會
文
人
們
最

親
切
、
最
喜
愛
的
人
。
蘇
東
坡
為
什
麼
受
文
人
喜
愛
？
除
了
人
格

、
才
藝
外
，
他
的
魔
力
又
是
什
麼
呢
？
按
李
澤
厚
的
觀
點
，
蘇
東

坡
的
文
藝
成
就
本
身
並
不
算
太
高
，
比
起
屈
原
、
陶
潛
、
李
白
、

杜
甫
要
遜
色
一
籌
。
畫
的
真
跡
不
可
復
見
。
就
其
他
說
，
則
字
不

如
詩
文
，
詩
文
不
如
詞
。
然
而
他
在
中
國
文
學
史
上
卻
有
巨
大
影

響
。
其
典
型
意
義
就
在
於
，
他
把
魏
晉
唐
以
來
士
大
夫
﹁出
世
﹂

與
﹁入
世
﹂
、
﹁退
隱
﹂
與
﹁進
取
﹂
的
矛

盾
雙
重
心
理
發
展
到
了
一
個
新
的
質
變
點
。

從
秦
朝
李
斯
開
始
，
中
國
的
文
人
多
為

御
用
，
遵
循
着
一
種
﹁倉
鼠
﹂
原
則
，
跪
拜

頌
揚
，
阿
諛
奉
承
，
以
諂
媚
見
用
。
而
蘇
東

坡
卻
不
識
時
務
，
屢
屢
與
天
子
唱
對
台
戲
，

得
到
貶
降
的
政
治
命
運
。
此
刻
，
他
不
僅
沒

有
頹
廢
、
蕭
條
，
反
而
還
表
現
出
來
了
豁
達
胸
懷
和
隨
遇
而
適
的

生
活
態
度
。
由
於
上
書
反
對
王
安
石
變
法
，
蘇
東
坡
自
請
外
調
，

雖
說
出
於
自
願
，
實
質
上
仍
是
處
於
外
放
冷
遇
的
地
位
。
在
《
水

調
歌
頭
．
明
月
幾
時
有
》
中
，
蘇
東
坡
俯
仰
古
今
變
遷
，
感
慨
宇

宙
流
轉
，
厭
棄
險
惡
宦
海
風
濤
，
揭
示
睿
智
的
人
生
理
念
，
在

﹁仕
﹂
與
﹁隱
﹂
之
間
抉
擇
上
徘
徊
困
惑
。

其
實
，
蘇
東
坡
一
生
並
未
隱
退
，
也
從
未
真
正
﹁歸
田
﹂
，

但
他
通
過
詩
文
所
表
達
出
來
的
那
種
人
生
空
寂
之
感
，
卻
比
他
以

前
任
何
口
頭
上
或
事
實
上
的
﹁隱
退
﹂
、
﹁歸
田
﹂
、
﹁遁
世
﹂

都
更
深
刻
、
更
沉
重
。
在
當
時
﹁百
年
無
事
﹂
的
﹁太
平
盛
世
﹂
，
蘇
東
坡
不
要

富
貴
，
不
合
流
俗
，
卻
膜
拜
陶
淵
明
的
﹁採
菊
東
籬
下
，
悠
然
見
南
山
﹂
的
生
活

情
調
。現

在
看
來
，
像
蘇
東
坡
這
樣
元
氣
淋
漓
、
才
華
橫
溢
、
富
有
生
機
的
人
物
，

是
人
間
不
可
無
一
難
得
有
二
的
，
在
他
身
上
挑
選
出
若
干
使
人
喜
愛
的
特
點
，
倒

是
輕
而
易
舉
的
事
。
他
成
熟
的
思
想
，
高
尚
的
人
格
，
淵
博
的
學
識
，
悲
天
憫
人

的
情
懷
，
出
神
入
化
、
神
人
合
一
、
物
我
無
間
的
人
生
感
悟
，
才
成
就
了
他
的
詩

文
。
這
或
許
是
中
國
文
人
喜
愛
蘇
東
坡
的
真
正
原
因
吧
。

當下，常可以聽到抨擊
抄襲的言論，不時還可以見
到張作家訴李作家剽竊的官
司。看來，為文的人恐怕得
先弄清楚什麼是 「抄的界限
」，因為這個問題可關乎名

節呀。我自己有體會，提筆想寫點什麼的時候
，常可以聯想到別人的議論，不是有句箴言講
「太陽底下沒有新鮮的東西」麼？那些現成的

精當敘述，寫作起來，到底可以抄，還是不能
抄？我帶着這個問題去求教有識之士，下面列
出的幾段，你也幫忙分析一下，看看人家講的
是不是在理。

先抄一段邢福義寫的文章： 「按需聚用，
即把別人的文句，按特定的需求聚集使用。其
突出表現，是古人 『集句』 ，王安石是集句的
高手，《贈張軒民贊善》是他的集句詩之一。
全詩為： 『潮打空城寂寞回，百年多病獨登台
。誰人得似張公子，有底忙時不肯來？』 第一
個小句來自劉禹錫的《石頭城》；第二個小句
來自杜甫《登高》；第三個小句來自杜牧《登
池州九峰樓寄張祜》；第四個小句來自韓愈
《同水部張員外籍曲江春遊寄白二十二舍人》
。 『集句』 多為文字遊戲，但也有好的或比較
好的。不管怎樣，應該承認是一種令人佩服的
創造。因為，從四面八方集攏來的句子，必須
意思連貫，合乎格律，這極為不易，不是書讀
得多，並且爛熟於心，又心思敏捷，才華奔放
，是做不到的。由於文稿體裁的規約， 『集句
』 的複製率是百分之百，但跟 『抄襲』 無關。

」 邢文還講到一種詩詞寫作中的 『移用』，如毛澤東《七律‧
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裡 「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句，本是唐朝
李賀的詩句。這種移用，也屬於創造。

再抄一段葉匡政的文章： 「由於近些年出版的產業化與文
學的影視化，每一部文學作品被訴侵權案的背後，往往會有巨
大的利益驅動。我曾與一位律師討論過，羅貫中誕生在今天，
能否創作《三國演義》？他的結論是，按照今天的著作權法肯
定不能。因為前有陳壽的《三國志》，更有那麼多三國小說的
話本，一旦創作出版，他將面臨無數的著作權糾紛。作家訴諸
官司的目的，已不僅是為了維護文學世界的創造權了，他們要
的是一個故事所帶來的利益。所以法律開始越來越多地干涉甚
至修改文學創作的規則了。」

最後，抄兩段外國人講的話。蒙田說： 「關於我，可以這
樣說，在這本書裡我只是用別人的花紮成了一個花束，而我自
己只提供了把它們捆在一起的繩子。」米茲納說： 「如果你從
一個作者那裡偷竊，那是偷竊；如果你從許多作者那裡偷竊，
那是研究。」

王安石集句，是抄了四句，我學王安石，是抄了四段，學
王安石學得不像，讓您笑話了。本想在結尾的地方再發揮幾句
，想了許久，都不如人家說得透徹，還是別狗尾續貂吧。我有
體會，因閱讀而在心中盪漾着愉悅感的時候，想與人分享的念
頭便會油然而生，這時，對 「抄，還是不抄」的思考也會退居
次席。

《
現
代
詩
》
是
台
灣
的
老
牌
詩
刊
，
由
紀
弦
創
刊
於
一
九

五
三
年
二
月
，
是
三
十
二
開
的
小
冊
子
（
四
十
一
期
起
改
為
二

十
四
開
，
後
來
又
改
為
十
六
開
）
。
據
林
煥
彰
編
《
近
三
十
年

新
詩
書
目
》
得
知
，
出
到
一
九
六
四
年
二
月
止
，
歷
時
十
一
年

，
共
出
四
十
五
期
的
季
刊
。

如
今
大
家
見
到
的
，
是
一
九
六
一
年
八
月
的
﹁秋
季
號
﹂

（
第
三
十
五
期
）
，
薄
薄
的
一
冊
，
連
封
面
及
底
頁
，
加
起
來

亦
僅
得
二
十
八
頁
，
雖
然
給
人
﹁弱
不
禁
風
﹂
的
樣
子
，
可
是
內
容
卻
相
當
充
實
：

論
文
有
紀
弦
的
《
從
現
代
詩
的
現
代
化
到
現
代
詩
的
古
典
化
》
、
柏
谷
譯K

im
on

Friar

的
《
形
上
學
派
、
超
現
實
派
與
象
徵
派
詩
》
，
紀
弦
的
《
詩
集
飲
者
自
序
》
和

羊
令
野
、
柏
谷
、
秦
松
、
一
夫
等
人
的
詩
，
此
外
，
還
有
紀
弦
、
鄭
愁
予
、
羅
英
、

沉
冬
和
梅
新
的
詩
組
。
此
中
特
別
要
提
的
是
鄭
愁
予
的
《
窗
外
的
女
奴
》
，
詩
分

《
方
窗
》
、
《
圓
窗
》
和
《
卍
字
窗
》
三
節
，
鄭
愁
予
很
喜
歡
這
首
詩
，
後
來
還
用

它
作
書
名
，
一
九
六
七
年
於
台
北
十
月
出
版
社
出
了
本
詩
集
。

紀
弦
編
《
現
代
詩
》
，
事
事
親
力
親
為
，
全
部
自
掏
腰
包
苦
苦
支
撐
，
他
經
常

在
〈
編
後
〉
中
呻
吟
，
說
曾
試
過
幸
好
得
到
朋
友
的
幫
忙
，
賣
掉
了
百
多
本
他
編
的

參
考
書
，
才
有
錢
找
清
印
刷
費
，
讓
《
現
代
詩
》
出
廠
；
又
慨
嘆
編
好
了
的
詩
集
常

因
沒
錢
交
印
刷
廠
等
等
…
…
不
禁
搖
頭
嘆
息
：
現
代
詩
的
路
，
真
是
既
孤
單
，
又
荊

棘
滿
途
。

今年的五月八日 「母親節」恰巧
是個周日。早晨送孩子去上課外班，
按下車窗，看着他遠去的小小背影，
心中不由得泛起一陣愧疚。為人之母
已整整十一年，我一直暗自承認自己
實在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好母親，因

為我既沒有用足夠的時間去陪伴孩子，也沒有給過他充
分的耐心。

可孩子給我的快樂是具體而實在的。三十五歲生孩
子已經算是高齡產婦。我還記得，當時生產時同病房的
另一名產婦先我一天生下女兒，夫妻倆一心想要的就是
女兒，他們給孩子起的乳名是 「稱心」。次日，我生下
了兒子，就說，你叫 「稱心」，我就叫 「如意」吧，歡
歡喜喜地把 「三代單傳」的如意抱回家。

如意兩歲的時候，我選擇了自主擇業，離開了舒適
、穩定的體制內單位，開始了 「居無定所」的職業記者
生涯。那時，我頻繁出差。一天，我回到家，幼小的如
意格外高興，在我身邊轉來轉去，不住 「哈哈哈」放聲
大笑。他說： 「媽媽，我好幾天沒有看見你了，要補見
。好幾天沒有跟你睡了，要補睡。都補回來！」

上幼兒園大班之後，如意已經習慣了我的出差，給
我打電話時第一句話總是問 「媽媽，你在哪？」一天，
我告訴他自己要去蘇北出差，如意擔心地問 「有沒有飯
吃？」我逗他，說 「沒有啊」。如意立刻一臉焦急，說
「那你要被餓死的」，說着，滿臉愁苦的如意，眼淚汪

了出來。他語氣哽咽： 「媽，我怕你餓死。」我說，
「沒關係，爸爸會對你好的，外公外婆也會對你好的」

。可他依然傷心，說 「但他們都不是媽媽。」
作為職業女性，我自然將自己的大部分時間與精力

投入在工作上。如意上小學了，因為學校就在外公外婆
家樓下，所以，他平時住在我父母那裡，我只在周末去
接他。說來也慚愧，因為自己對買菜做飯沒有熱情，至
今未去過菜場買菜，也沒下過廚房炒菜做飯，常常自己
以速凍水餃果腹，就圖個省事。剛開始，周末接了如意
，中午、晚上都下水餃給他吃，我告訴他 「中國人一般
只在過年才能吃上水餃，而你跟着我卻一天能吃到兩頓
。」後來，鄰居告訴我，如意很得意地對他們說 「我媽
牛啊，一天能過兩次年！」

後來吃多了，一看到水餃，他說 「媽，我不想過年
了。」我就說，那就送你回外公外婆家吧。如意不吭聲
，只好埋頭吃餃子。

不過，我也下了點工夫，把水餃換成餛飩，去鎮江
出差時專門買回來鎮江獨有的鍋蓋麵湯料，在給如意下
餛飩時用來提味，他非常喜歡，稱此為 「家常餛飩」。
常常周末接了他，問他想吃什麼，他不假思索地選擇
「家常餛飩」。

心裡一直歉疚的還有，即便是周末與如意相處的時
間，我也沒有全心全意陪伴他。這些年，我幾乎所有的
周末都是在辦公室裡度過，我在寫稿子，看資料，如意

就寫作業，已經成為常規。南京的玄武湖、紫金山等許
多著名景區都沒有帶他去玩過，他也從沒有過任何抱怨
。在我的感覺中，如意是跟着我在辦公室裡長大的。

顯然，即便是跟着我吃餛飩、吃食堂，如意也是喜
歡膩在我身邊的時光。每回周五接他回家，一進門，他
總會放下書包，換了鞋，就三步併作兩步猛地撲到床上
，抱着被子大聲感慨 「我親愛的家呀！」他喜歡我帶給
他的新鮮信息，喜歡我給他看的米高積遜的太空漫步，
喜歡我下載的短片《老男孩》，還會唱龔琳娜的《忐忑
》。今天，對我給他看的 「五槓少年」黃藝博照片發出
驚嘆 「哇，真像政府的人！」被我調侃他為 「無槓少年
」。每到周末晚八點半送他回外公外婆家時，他都要堅
持到最後一分鐘才願意起身，嘴裡還不停地埋怨時間過
得 「這麼快！」

正因為經歷過懷胎十月的艱難，母親對孩子有一種
天然的 「主宰」意識。如意一天天長大，開始有自己獨
立的思考。可我總認為自己千辛萬苦生了他，他就該對
我 「百依百順」，所以，常常一不順心就會嗓門很大地
指責他，毫不顧忌孩子的感受。我說得最多的是 「我當
年一直是全年級第一，而你卻連全班第一都搞不到」，
一副恨鐵不成鋼的語氣。丈夫總嘆息 「兒子是在你呵斥
聲中長大的」，為此，他常以多種誘惑動員如意去北京
跟爸爸過，可每次 「策反」無一例外都遭到斷然拒絕。
丈夫說， 「怪了，你媽這麼兇，你還不願離開她？」如
意倔強地說 「我習慣了。」

男孩子的天性就是貪玩，加上平時沒人盯他，如意
的學習成績忽上忽下。除了不時叮囑他 「自強不息」，
我並沒有對他的學習投入時間與幫助。一次，我幾乎一
個月都在外出差，如意的英語考試竟然刷新了他上學以
來的最低成績記錄，僅得了 「64 分」。得知這樣的成
績，我沮喪極了，想起在紹興工作的同學曾對我說起過
的自己的體會 「孩子好才是最大的好。」我開始嘗試不
再很晚下班，抽出時間幫如意複習功課。還真是 「階級
鬥爭一抓就靈」，僅抓了兩天，再考試他的成績就在
90 分以上了。不過，深知我對考試成績看得很重，常
常考試之前，如意會好心安慰我： 「媽媽，你不要擔心
，我不會考倒數第一的。我們班有一個墊底的，總是考
五十幾分」。我哭笑不得： 「你就是考倒數第二，我也
不開心啊。」

前年，在紹興工作的同學專門來南京找我，她的兒
子才上高中就早戀，先後談了五個女朋友，在遭到母親
反對後逆反心理超強，已完全放棄學習，在 「私奔」的
火車上被她硬拽了下來。她說，自己都快得抑鬱症了，
讓我幫幫她。我責無旁貸，便以完全平等的姿態找她兒
子談心。那孩子其實單純、厚道，他告訴我，很小的時
候，他的父母親忙於工作，每天都要到很晚才回家。他
獨自在家裡總是非常害怕，於是常常把家裡所有的燈打
開，而自己卻鑽在床底等着父母回家。他還說，母親很
「霸道」，對他說話總是訓斥、指責。由於一直缺少溝

通，他已經不習慣與媽媽交流，母子間已變得 「無話可
說」。而他自己 「談女朋友」並非是因為感情，其實是
執意要與母親 「作對」。

這孩子的敘說令我辛酸，我一方面告訴他他的母親
為工作所付出的艱辛，試圖讓他理解媽媽的辛勞；另一
方面，勸說同學不要居高臨下，要學會與兒子交朋友，
平等相待，以贏得孩子的信任。

當然，我首先與這個孩子交朋友。當我告訴他，那
個 「女朋友」竟然在網絡上以惡毒的語言咒罵他的媽媽
時，他怔住了，顯然，他還是在意自己母親的，不能容
忍別人對母親的不敬。

後來，他們迅速分手了。前兩個周末，我特意請已
經在南京上大學的這個孩子吃飯，席間，他對我說，一
次，他說的笑話讓他媽媽笑得直不起腰來，而看到自己
能令媽媽如此開心，他非常高興。聽罷，我唏噓不已，
這個孩子終於開始懂得關注母親的感受了。

不過，我最大的欣慰是，我試圖與如意 「交朋友」
已獲得初步成功。每周，我要與他坦誠相見談一次心，
性格外向、開朗的如意會把班裡發生的瑣碎事情喋喋不
休地全部說給我聽。往往這個時候，才是我作為母親最
享受的時光。

課外班終於放學了，走出大門的如意很自然地挽住
等在門口的我，那份親密令我陶醉。我說，今天是母親
節，媽媽在你心目中是什麼形象？兒子笑道： 「吼吼罵
罵」，說着卻將我的胳膊挽得更緊，小小的身子緊偎着
我。那一瞬，我暗想，套用詩人海子的句式： 「從今天
起，做一個慈祥的母親／餵飯，燒水，帶孩子周遊世界
／從今天起，關心孩子和功課／我有一個孩子／他是我
全部的溫暖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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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省的海濱城市──鹽城，最近出
現了一件令人鼓舞的好事：有兩位普通的
環衛女工，在凌晨工作期間，撿到了一個
舊的環保袋子，裡面有兩萬多的現金。她
們打開以後，發現那兩萬多現金，都是一
些小額的鈔票。最大的面額，也只有二十

元。錢的上面，還蓋着幾件衣服，但都是舊的衣服。她們估計
，失主可能是個經濟不很富裕的人，家境並不太好。這些零零
碎碎的錢，肯定來之不易。可以想像得到，這些錢應該 「對人
家很重要」， 「丟錢的人肯定很着急」。於是，她們堅持在風
雪中，等候失主三個小時。最後物歸原主，並且謝絕了失主的
酬金。

確實，失主的家境並不太好。他們一家，是依靠收舊貨來
謀生的。夫妻二人，每天辛辛苦苦的操勞，只賺點幾元、幾角
的勞務費。點點滴滴的積存下來，非常不容易。他們帶着這筆
錢，是準備春節後開張，收一點舊貨的。錢放在電動車的踏板
上，過橋時給顛掉了。可以想像，這筆錢對於失主來說，是何
等的重要。一家一當，都在這裡。如果一旦丟失，找不回來，
說不定就毀了他們一家。所以說，兩萬多元，數目雖不算大，
卻是救了他們一家。兩位環衛女工，確確實實是做了積德的好
事。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天底之下，眾人忙忙碌碌，無
非是為名利，為了養家餬口，為了能在社會上生存，沒有錢是
萬萬不行的。但是，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憑着自己的
勞動與智慧賺來的錢，那是無可非議的。其他的不義之財，
自然就不能貪為己有。兩位環衛女工，每月工資只有一千元
左右。外面還欠了人家的債，生活過得很窘迫。她們工作又
很辛苦，每天凌晨四點，就要上街打掃衛生。工作任務重，
報酬卻很低。上有老，下有小，負擔不輕，她們並不是不需
要錢，而是要乾乾淨淨的錢，不虧心的錢，用自己勞動掐來
的錢。不是自己應得的錢，拿得就燙手，於心不安。這種最
樸素的道德觀念，在現在到處都是 「一切向錢看」的不正常
環境下，是值得大力歌頌與提倡的。她們在事發後，受到了
人們的讚揚與相關的表彰。但沒多久，這兩位環衛女工又把
獎金捐給了當地的一個重症病人。她們覺得，有人更需要救
助，她們還可以獻出微薄之力。這種舉動，無疑就更讓人刮
目相看了。

􀎠鹽城好人􀎡
鄧小秋 常去菜場買菜，總能見到梅

乾菜。問問價格，大嫂曰：十元
錢一市斤。現如今醃鹹菜的人少
，怕麻煩，都買現成的，是故大
嫂的生意很好。

霉乾菜是浙江一帶人的叫法
，在我們這兒只叫乾鹹菜。你可別小瞧這貌不驚人，
土了吧唧的霉乾菜，它可是道備受大眾歡迎的菜餚。
霉乾菜的特點是能上能下，上能上到極致，再高檔的
酒宴，也不跌份；下也能下到極點，平頭百姓的餐桌
，它也是常客。

霉乾菜很吃油，最宜跟肉燒，再肥的肉也不怕。
用霉乾菜做的菜餚很多，最為令人稱道的當數霉乾菜
扣肉和霉乾菜燒肉。在霉乾菜系列中，相對來說，最
花工夫、最麻煩的當數霉乾菜扣肉。此菜居家製作較
為麻煩，酒店業則責無旁貸，理直氣壯地肩起弘揚美
食的重任，各路大廚也就堂而皇之地大展拳腳，大秀

廚藝。為招攬食客，好些酒店常以私房菜、秘製菜、
金牌菜來標榜，雖有點噱頭，卻能起到吸引眼球的作
用。

事實上，霉乾菜扣肉的點擊率、上桌率很高，幾
乎適宜所有名目的酒宴。此菜的特點為：扣肉油亮，
肥而不膩，酥爛鮮香；霉菜則肉香濃郁，糯爛可口，
回味無窮。

居家過日子，我喜歡直接用霉乾菜燒肉，方便痛
快。將霉乾菜放於鍋中，泡發整整一夜，其間還要換
水三五次。泡發的目的，一是讓其充分脹發，泡發不
到家，霉乾菜難於入味，再者容易塞牙；其二是充分
拔除菜中酸苦的氣味，若有餘味，烹製的菜餚，讓人
皺眉，難以舉箸。其菜的大致製作步驟，將五花肉下
鍋煸炒，加放調料，燒至五成熟，放入霉乾菜，急火
燒開後，改用小火燜爛。只要肉菜會合，再度燒開，
那難以言表的，令人垂涎的香味，滿屋飄盪，散及四
鄰。從健康角度出發，不宜長期食用醃製的食品，只

能偶爾為之。就因為這偶爾為之，故有種期盼。霉乾
菜燒肉本來就好吃，加之有了心理的作用，故覺更為
好吃。我的女兒每吃這道菜，總是大快朵頤，讚不絕
口。

霉乾菜不僅可以烹製出各種可口的菜餚，也可用
來炒米飯、包餃子、烤燒餅，做包子，均別有風味，
令人稱道。家鄉揚州的包子很是有名，備受各路食客
的熱捧。為滿足人們的需求，這些年家鄉又隆重推出
了系列速凍包子。在大量內銷的同時，也大舉外銷。
在諸多品種之中，其中就有霉乾菜的一席之地。若在
平日，這包子並不看好，油少，剮人肚裡的油水，可
每到春節期間便特別旺銷。節日期間，人們攝入過多
的葷腥，常有脂肪堆積之虞。此刻霉乾菜的包子，成
了許多人的首選。人們既可大飽口福，又解了油膩，
可謂一舉兩得。霉乾菜的包子，麵皮暄騰，餡料細膩
糯爛，鮮甜清爽，臘香濃郁，齒頰留芳。大凡品嘗者
，個個是舒眉展笑，拍手叫好。

母與子


